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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员少先队员““打卡打卡””泊头红色地标泊头红色地标
本报讯（寇洪莹 王

欢）“在东方，有一条腾
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
个巨龙的民族……”10
月3日，泊头少先队员代
表们在华北城工部广场上
齐颂《读中国》等篇目，
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
看。国庆期间，泊头市
500余名少先队员代表前
往华北城工部，“打卡”
泊头红色地标，开展“庆
国庆，颂祖国”主题实践活动，
聆听革命故事、接受思想洗礼，
感受先辈的热血与担当。

活动开始，队员们在广场石
碑前声情并茂地朗诵《英雄》《少
年中国说》等篇目，用声音传递
拳拳爱国之情。随后，队员们走
进城工部，展牌上的先辈照片、
展厅内的先辈蜡像，以及展柜中

的密码本、报务机、微型模拟建
筑等，逐一呈现在面前。讲解员
为孩子们讲述了在华北城工部部
长刘仁的领导下，城工部在平津
织就了一张规模庞大的地下情报
网，为解放平津作出了卓越贡献
等一系列英勇事迹，队员们认真
倾听，仿佛跟随先辈的身影走进
了那段艰辛而又光辉的岁月。

1912 年 ， 民 国 元 年 。 年
初，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
统。

这一年，张占魁 47岁，在
天津开武馆。

张占魁是谁？有多大的能耐
在天津开武馆？

张 占 魁 （1865 年 —1938
年）， 字 兆 东 ， 清 同 治 四 年
（1865年） 8月出生于河间后鸿
雁村。1900年后，在天津，曾
在冯国璋府邸做卫队长；也曾任
县衙“马快”、营务处头领，拿
贼捕盗，成绩卓著。江湖人称

“闪电手”张占魁。
1911 年，他开设武馆，名

曰“天津第一武馆”。这“第
一”的名号，不是白叫，没有点
真本事，是扛不起来的。

民国时，张占魁要做点事

儿。他的武馆有徒弟四五十号，
要与另一家武馆合并，壮大队
伍。

另一家武馆名字叫“武德
会”，掌门人叫李瑞东。李瑞
东这个人可不简单，那个年代，
在京津两地有药铺，在老家有几
千亩地，财大气粗，乐善好施，
京津两地商界称他为“天津小孟
尝”。他从小习武，广结天下武
林高手，取长补短，太极功夫登
峰造极。他的年龄长张占魁几
岁，与张占魁是多年的好朋友，
当得知占魁老弟有意合并两馆，
壮大队伍时，他欣然同意，并卖
掉武清老家田地 50亩，补贴新
馆开支。

1912 年初，新武馆取名为
“中华武术会”。这也是几个月之
后成立的“中华武士会”的前

身。同时他们也都是创始人中的
核心人物。

如此介绍，可能印象还不够
深刻。

张占魁有一个得意门徒，叫
韩慕侠，电影《武林志》主角的
原型。了解韩慕侠的人，大多也
是从《武林志》电影开始的。

1918年，韩慕侠随师张占魁
等赴京，在六国饭店击倒号称

“世界第一大力士”的俄国人康泰
尔，大长国人气势，其事迹在当
时京、津的多种报刊都有记述。

1916 年，韩慕侠任天津南
开学校武术老师，这应该是早期
的“武术进校园”。

在那个时代，沧州武术，不
仅仅只限于运河两岸、铁路两
边。河间的张占魁同样是武林中
的一代宗师。

一代宗师张占魁一代宗师张占魁
万 金

沧州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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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增顺宗增顺宗增顺：：：

303030年用镜头记录城市变迁年用镜头记录城市变迁年用镜头记录城市变迁
本报记者 杨静然

30多年前，宗增

顺迷上了摄影，他走

遍大街小巷，将镜头

对准了生于斯、长于

斯的家乡，记录沧州

这座城市的变迁。时

光流逝，城市早已变

了模样，而他积累下

来的一万多张照片，

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珍

贵的“记忆”。

日前，在博施博

物馆门前的博施文化

广场上，由运河区文

化 和 旅 游 局 主 办 的

《家住运河边——宗增

顺 大 运 河 记 忆 摄 影

展》 吸引了众多市民

关注。近 80 幅作品，

为人们呈现了沧州市

区30多年的变化。

我家住在运河边

一人 一相机 三十年

30多年前的沧州市区是什么
样子？还记得沧州第一条柏油马
路——新华路 30 年前的模样
吗？曾经的小南门有多么繁华？
老沧州人口中的锅市街、缸市街
具体在哪里？30年前的沧州人，
过着怎样的日子……

在宗增顺的照片中，这些都
可以找到答案。隔了岁月看，照
片除了记录当时的建筑外，还传
递出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人文气
息，吸引着众多市民参观浏览。
大家鼓掌赞叹，驻足凝思，仿佛
在老照片中寻找着过去的记忆。

这是一张拍摄于 1989 年的
黑白照片，照片记录了原顺城街
的街景，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现
代化的高楼大厦。一位六旬阿姨

在照片前边驻足许久，兴奋地告
诉孩子：“小时候，我就住在这
附近，这曾是沧州的繁华地段！”

那些普通的街巷、房屋、河
流，如今在影像中都变成了沧州
人最深情的回忆。这也是宗增顺
坚守与记录的原因。

宗增顺是沧塑集团的一名退
休职工，20世纪 80年代，因为
单位经常派他到北京、济南等地
出差，看到大都市高楼林立，他
触动很深，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渐消失
的老街巷、老建筑应该记录下
来。

回到沧州后，宗增顺便着手
拍摄，从身边的住所、儿时的街
道，到沧州的标志性建筑、公园
和车站，他边拍边学。30多年
来，他走遍了沧州的大街小巷，
用镜头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的匆匆
脚步、繁华变迁。

运河滋养了他的灵魂

之所以用 30 多年的时间坚
持做一件事，原因不止一个。但
究其根本，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那
个答案，大概是宗增顺与这座城
市无法分割的水乳交融——他是
喝着运河水长大的。

宗增顺说，沧州原来没有
桥，老百姓过河靠摆渡，于是有
了渡口。大运河流经沧州市区自
南向北有菜市口渡、白家口渡、
宗家口渡等。

“这些渡口被称为义渡。因
为，过河的人有钱的交钱，没钱
的可以不交。”他说。

宗增顺老家就在胜利公园北
侧的宗家口渡。

这片地方现在还有几栋房
屋，是宗家口遗址。宗氏祖先从

浙江绍兴迁来，原名宗家楼、宗
家营，后来改为宗家口。据说，
宗家口渡是道光年间修建的，原
来是官道。“听老人们说，这个
渡口曾是个大渡口，河两岸修有
大坡道，车马都可以上船。”

对于 64 岁的宗增顺来说，
他这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这条
河。老家，在运河边宗家口；出
生，在东营子街；鼓楼、东营子
一带是他童年、少年成长的地
方。许多老沧州人仍记得多年前
新华路上那栋消防队训练用的瞭
望楼，宗增顺的家，离那栋小楼
不到20米远。

说起儿时的记忆，宗增顺印
象最深的，是小时候在运河边不
敢下水，因为水太深、水面太宽
阔。他记得，儿时最喜欢去看河
里的“小火轮儿”，后面拖着长
长一溜儿船。冬天可以去玩滑
冰。吃的水也是这条河里的，那
时还有个职业，叫“倒两筲”，
就是挑水卖。

宗增顺还听亲戚们讲述过一
个有意思的故事。

20 年前，一部 《神医喜来
乐》红透大江南北，也让剧中的
一些沧州元素广为人知。它讲述
的是在清朝末年，沧州神医喜来
乐从民间走到皇宫发生的一系列
故事。据说，在宗家历史上，就
曾有这样一位神医。因为高超的
医术、稀奇的治疗手法引起宫廷
的关注，被召入宫。后来，皇上
还赐给他一片土地。“这位宗氏
神医的故事几乎与电视剧的神医

喜来乐如出一辙，老人们口口相
传到如今。”宗增顺说。

留住城市的记忆

从儿时到现在，大运河就守
在宗增顺的身旁，而他也用手中
的相机默默关注着这条河。他的
镜头里，一栋栋低矮的房屋，是
沧州古朴而沧桑的历史；一条条
弯曲的街巷胡同，是人们生活过
的痕迹。从兴趣到热爱，再从热
爱到责任，宗增顺对于摄影的执
着不曾改变，他依旧在每个周末
出现在沧州的大街小巷中。

南川楼一带拆迁，他背起相
机前往拍摄，那些街巷、古树、
人家，甚至一个门牌都被他记录
了下来。对他而言，每次按下快
门，时间就被记录下来，他拍摄
的不只是生活，更是岁月。

如今，宗增顺学会了用软件
去记录拍摄地点的经纬度，又增
添了新装备——无人机，用镜头
去记录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已
经成为他的责任。

“这是一种连接，同一位
置、不同时间拍摄的照片放在一
起，就把现在与过去连接在了一
起。”他说，透过照片对比，能
够清晰地看到城市发展的脉络。

30多年，他几乎走遍了沧州
的每一个地方，运河、古巷、旧
迹、新楼……热爱家乡的方式有
许多，而宗增顺用相机为这座城
留住了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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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
在冀鲁边区活跃着一支特殊的
队伍——《冀鲁日报》的编发
人员。

《冀鲁日报》是中共冀鲁
边区委员会的机关报，前身是
《烽火报》。《烽火报》创刊于
1938 年 10 月，后与 《前进
报》合并为《冀鲁日报》。

从 《烽火报》 创刊到停
刊，历时5年，报社先后转移
20多次，共出报752期，发行
达 90多万份。作为冀鲁边区
党委的抗战“喉舌”，它及时
报道了抗战消息，揭露敌人的
阴谋，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
梁、团结人民的纽带、鼓舞斗
志的号角、打击敌人的武器。

在如今的海兴县小山乡，
当年创刊办报的英勇故事仍被
人们传颂。海兴县党史部门经
过寻访、探秘，终于还原了那
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在枪林弹雨中诞生

时间回溯到那段烽火岁
月。

1938 年，萧华率领八路
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进入冀鲁
边区后，冀鲁边区的抗日斗争
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随着边
区军政委员会的建立，为宣传
党的思想，《烽火报》应运而
生，由傅国光负责。《烽火
报》刚创办时，条件十分简
陋，只有一台石印机，编辑人
员在一座破庙里办公。

一年后，通过大家的努
力，报社有了5台石印机，每次可以印5000份报纸，版
面也扩大为对开 4版，由 3日刊改为双日刊。1940年
春，报社扩建了电台，可以直接抄送延安新华社的电
讯，组织和设施也逐步完善，设有编辑室、电台、总务
科、发行科、交通科、出版科等，共 100余名工作人
员。

但随着日军的不断侵略，《烽火报》不得不转移隐
蔽起来。

当时，日军 2万多人对冀鲁边区发动空前规模的
“扫荡”。报社接到通知后，将石印机、纸张等印刷设备
材料以及电台等物品掩藏起来，所有工作人员分成小组
分散隐蔽在群众中。

根据形势需要，区党委决定报社向盐山、庆云一带
转移。1942年7月，编发人员到达盐山东部的傅家庄子
（现属海兴县小山乡）。没有石印机怎么办？编辑部决
定，改出油印的《烽火报》。电台天线用秫秸架起，再
加上两块钢板、一架油印机，油印的《烽火报》就出版
了。之后时间不长，日伪军逼近赵毛陶、小山一带，报
社再向东转移，来到近海的一个小渔村狼坨子。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前进报》的编发人员。《前
进报》是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报纸，原来活动在献庄、尤
村、马厂一带 （现属海兴县），也是为躲避敌人“扫
荡”，暂时转移到了这里。

1942年 12月，冀鲁边区党委决定，《烽火报》与
《前进报》合并，成立《冀鲁日报》。由于环境恶化，记
者采访与报纸发行都十分困难，纸张、油墨供应也紧
张，但这支特殊的队伍仍活跃在边区。

艰难环境里坚持出报

1943年 6月，大赵村惨案发生，革命形势再度恶
化。报社只得从海兴县尤村、献庄一带转移。先到良章
村，不久，又转移到庆云东北部。

不久，社长傅国光在庆云小魏庄被捕，受尽敌人酷
刑，壮烈牺牲；编辑李亚民被敌人发现，不幸牺牲……
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部决定，全体人员混合编组，各自
为战，坚持出报。为安全起见，他们挖了地洞，从地上
转入“地下”。在最艰苦恶劣的环境里，边区军民依然
能看到《冀鲁日报》。

在日军残酷政策的蹂躏下，冀鲁边区人民收到一封
家书都很困难，看到一张宣传抗日思想、传播抗日消息
的报纸，更是难乎其难。而《冀鲁日报》就在这险恶的
环境中，坚持为边区军民传送党中央的声音，报道抗日
战争的消息。

战场上犹如一杆“枪”

当时，《冀鲁日报》抄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许多
党政领导人也为该报撰稿，李先念寄过社论《胜利在
望》，冀南行署主任宋任穷、“挺纵”司令员萧华、边区
党委书记王卓如等领导干部也为该报撰过稿，写了不少
抗战论述。

报纸在党组织和抗日军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把党
和群众联系在了一起。

《冀鲁日报》除坚持印刷报纸外，还出版了两本
书籍。几十万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要先一
笔一画地用毛笔写在药纸上才能制版、印刷，并且纸
张、油墨也非常困难。报社用了一年时间，终于把两本
书送到了广大党政军干部手中。

报纸还经常报道边区军民抗击日军的消息，以及根
据地生产建设、民兵、青年、妇女活动的消息。如
1941年秋，刊登了这样一则通讯：驻宁津县的一伙日
军扮成老百姓下乡偷袭，把两挺机关枪装进麻袋绑在小
推车上，装作赶集的。结果弄巧成拙，被探明情况的宁
津县抗日游击队打了个落花流水，丢了机枪又折兵。这
消息迅速在各地传播开来，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
志。

1944年 1月，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
《冀鲁日报》转移至清河区，与《群众报》合并。7月1
日，《群众报》更名为《渤海日报》，确定为中共渤海区
委员会机关报，3日刊，每期印达2万份。

在战火中诞生，在血与火中行走，步步荆棘，处处
险 境 ，《冀 鲁 日
报》成为冀鲁边区
抗日战场上的另一
杆“枪”。

南川楼一带今昔对比

宗增顺向参观者介绍老照片宗增顺向参观者介绍老照片 魏志广魏志广 摄摄


